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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安良镇参观以后，我才知道唐钧

是如此之美。

一直以来，我对瓷器没什么兴趣，更

不懂什么唐钧、宋钧。听人说起“纵有家

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雅堂无钧瓷，不

可自夸富”“莫道世上黄金贵，不如孔家

一把泥”时，总是心中暗笑。以为把一件

瓷器吹嘘成世间的无价珍宝，不过是些闲

人们在吃饱了撑得慌之后，为打发时光而

编排的骗人把戏罢了。然而，当我走进陶

瓷博物馆之后，才知道是自己错了。

安良镇位于郏县北部，与著名瓷都

神垕镇接壤。自宋代以来，神垕就以瓷

器而闻名，是北宋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

所在地，已有 1000 多年历史了。而安良

镇烧造钧瓷只是近十几年的事，虽然发

展时间短，但是这里的神前工业区里也

有了 60 多家钧瓷企业，年产各类瓷器 3

亿多件，已经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

运输、包装于一体，产业配套、设施齐全、

功能完善的现代化大型陶瓷集散地了。

6月的一天，我和一众文友来到神前工

业园，走进了任氏瓷业陶瓷博物馆。

展厅的布置次序分明，很有特色。从

唐钧残片到历代钧瓷实物都有，琳琅满

目，品种繁多。年代则从唐、宋、明、清、民

国一直到现代。各类展品造型独特，色彩

斑斓，美如朝晖晚霞，令人目不暇接。

博物馆方面专门安排了一个女孩子

为我们进行讲解。女孩儿长相漂亮、思

路清晰、语言流畅、声音甜美，讲到唐钧

的妙处，简直口吐莲花，令人心旷神怡，

如坐春风。

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唐代郏县

西部的古钧台附近，有众多烧造瓷器的

窑厂，其中以郏县黄道窑最为著名，所烧

造的花釉瓷器型粗犷，豪放大气，端庄稳

重，称为郏县唐钧花釉瓷，简称唐钧。其

特点是黑褐釉色中带有黄、白斑点，或白

色中带蓝细彩条纹，是当时闻名全国的

瓷中上品。而神垕的钧窑则是在继承和

发展郏县唐钧的基础上，后来居上成为

北宋钧瓷官窑的。这样看来，郏县的钧

瓷历史比神垕要早得多，唐钧为根，宋钧

为叶，唐钧是“源”，宋钧是“流”，是郏县

的唐钧成就了神垕的宋钧。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女孩

儿的讲解下，我初次领略了唐钧的“神、

奇、妙、绝”魅力。

唐钧的“神”，表现在窑变上。“入窑

一色，出窑万彩”。同一种釉料，经烧制

后却可以变幻出无穷的缤纷绚丽、奇彩

斑斓的色彩，恰似“月夜望星空，晖晕自

然成”。这种纯天然形成的神奇色彩是

人力不可控制的，故有“钧瓷无对，窑变

无双”之说。

唐钧的“奇”，表现在似琴如铃的开

片声中。其声优雅骇俗，寓动于静。开

片形成的冰裂纹络，常常在光滑的彩釉

面上形成纵横交错的珍珠点、蟹爪痕、蚯

蚓走泥纹等艺术形象，从而使釉质看起

来更加莹润欲滴，奇巧绝伦。

唐钧的“妙”，表现在钧瓷的艺术灵

犀上。在不同角度、不同光线下，钧瓷能

够呈现出灵动透活、别具神韵的不同图

案，会让人生出无尽的遐想。

唐钧的“绝”，表现在因窑变聚色而

形成的瓷画上。那些因釉色渗化而成的

五彩瓷画，常常幻化出暮沉霞飞、紫翠生

烟、寒鸦归林、仙山琼阁等万千景象，堪

称鬼斧神工，神奇妙绝。

在展厅里浏览，我仿佛徜徉于钧瓷

的海洋，眼前一个个器型独特、色彩斑斓

的钧瓷艺术品，在女孩儿绘声绘色的解

说下，焕发出神妙奇绝的光彩。在一个

名为《江山如此多娇》的鼓钉盘前，我停

下了脚步。

这是一个直径尺余，厚约二寸，周边

饰有六十六枚鼓钉的唐钧圆盘。象征着

万家团圆，社会平安，顺心如意、美梦成

真。如果把盘子放于坐墩之上，就是一

个小巧精致的桌面；如果立于桌案紫檀

架 上 ，就 是 一 个 极 具 欣 赏 价 值 的 艺 术

品。此一物而兼具两用，设计者可谓匠

心独具了。

然而单单是这些，还算不得什么，最

奇的是盘子上窑变的釉色：在大约三分

之一处，盘面被一条界线不均衡地一分

为二。上方少半部分的釉色呈青翠色，

从中间由浅渐深向边缘过渡，一副东方

欲晓，红日将出，碧空无云，天气晴朗的

景象。下方多半部分的釉色则深紫浅蓝

交汇，浓红浅绛相间。紫蓝深邃，观之沉

醉；红绛热烈，入目销魂，多种色素共同

组成了青山横黛、林木繁茂、山花遍野的

瑰丽画局。上下两部合为一体，和谐地

诠释和演绎了《江山多娇》这一主题。面

对这一可遇而不可求的瓷中极品，我不禁

想起“巧夺天工”这个词来。

绕着瓷器走一圈，更多的惊喜被我们

发现。移步换景，景景不同。稍移视角，

瓷器的另一面立刻呈现了一个站在巨石

旁边的男子形象：男子玉树临风，峨冠博

带，正与一光头老僧对面晤谈。而老僧则

侧卧于巨石之上，秃顶浓须、闭目凝神，左

手支颐，侧耳倾听，神情态度惟妙惟肖。

同行的一个朋友从男子旁边看见了

一匹骏马，长脸风鬃，圆鼻立耳，呼之欲

出，是一幅水墨奔马图。而一旁的另一

个朋友则看见了一幅画：云林长松，巨瀑

接天，是绝佳的大家山水。

我想，同一件器物，视角不同而所见

不同，在似与不似之间，见仁见智，让人驰

骋想象，神飞天外，这正是唐钧的魅惑。

唐 钧 的 魅 惑
◎ 李世旭

老家战友的小儿子结婚，邀请回去

喝喜酒，我欣然答应。

车驶进了故乡，青瓦，屋顶，炊烟。

氤氲之息，袅袅升腾，静谧祥和。几朵

闲云在碧空中流连，淡淡的花香和着泥

土的气息轻轻飘过，故乡的阳光、静谧的

空气，还有缓行的时光，载我沿着孤单的

影子靠近盛满记忆的村庄。

父亲早年过世，我和小妹也都相继

进了城，参加了工作。大妹家住在离我

老家两里路的三道河村。母亲年龄大

了，兄妹就商定，不让母亲一个人在老宅

子住了，四季中分别住在了我、小妹和大

妹家。这样，故乡的老宅就成了空院。

我一到村庄，就先到战友家贺喜赴

宴。战友家住在村庄的北头，战友相

聚，话题无限。午饭后告别战友，我站

在熟悉的街道，突然发觉，自己此时不

知道该往哪里去？

是返回？还是回老院看看？

当年，母亲在老院住时，每次回来，

事情办完，不管多晚，我都直奔离县城

20里外的家。

那时，只要提前给家里打了电话，

一到村头，就会看见在老院门前眺望的

老母亲。

特别是母亲过生日时，母亲知道我

们要回，就通知大妹一家早早回来。此

时的老院，忽然被几家人塞满，笑声时

时回荡在老院的上空，老院呈现出欢

乐、饱满的样子。

但这一次，我恍然不知去处。思来

想去，既然回来，还需去看看老院子。

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院居生活的

梦想，那是一种渐渐离我们远去的生活

方式，但它让我们的过去安栖身心，得

到了无尽的滋养。

走进幽静的老院小巷，一种说不清

的情愫和感受油然而生。小巷路两边邻

居家的房子也在时光的尘埃里变得老

旧，但儿时在此乘凉、无拘无束聊天时的

场景好像就在昨天，小巷深处母亲那久

违的爽朗笑声仿佛又在耳隙响起，许多

往事在脑海中回放，瞬间的现实一下子

让我无所适从。此时，我才真切地发现

多少次梦牵魂绕的景象其实都储存于一

个确切的地方，那便是老院。

走进小院，院子里很安静，树木繁

盛遮天蔽日，枯枝落叶遍地都是，充满

着阳光下枯木树叶的味道，父亲曾经整

理的小花园已不见踪迹。院子里不同

角落的 3 棵槐树高大挺拔，偶尔有鸟儿

虫儿发出啾啾叽叽的鸣叫声，给这个静

寂的空间增添了一点生机。这是我熟

悉的老宅的味道，也是家的味道。

老院当年也有其独特的韵致，风霜

雪雨早已销蚀了曾经的繁华。不经意

间已变得如此苍老和虚弱，不禁让人唏

嘘历史的无奈和岁月的无情。

我绕着老院转了转，残破的围墙，

和心中的这个家，心里几多酸楚。遇见

一位邻居，邻居热情地说：“回来了？”话

说了一半，又变成了邀请：“要不，上我

家坐坐，喝点茶。”看着邻居的表情，我

突然意识到，对于这个村庄来说，我已

不知道是客人还是主人了。

随着时光的流转，曾经的家，变成了

回不去的地方。这紧闭的老院，锁住了一

个时代的秘密，那不高的房角，储藏着早

已尘封的往事和曾经的鼎盛繁华……

院里最惹眼的那高高挑起缀弯枝

头的槐树叶子，随风摇曳，一下就摇醒

了我久远的记忆。让我瞬间明白了对

老院子牵挂的原因，老院尽管是难以忘

却的地方，但老院的母亲才是内心永远

抹不去的惦念。父母在，家在。年岁

轮回，尽收四季良辰；父母不在家，家

只是院落。一方院子，能容下人间的

春夏秋冬，却失去全家人在一起的温

馨暖意。

几只喜鹊从院外飞来，落在大槐树

上开始慢腾腾地觅食。我迅速起身，锁

住老宅大门，大步走向大妹家，因为母

亲在大妹家里住。

妈 就 是 家 。 妈 在 哪 里 ，家 就 在 哪

里……

我是出生在大山里的孩子。上

世纪 80 年代的农村，群众的生活水

平还很低。村里偶尔有点儿存款的

人家，便成了大家关注的“万元户”，

令人羡慕。因为父母年轻，种地没

经验，加上爷爷给我父亲分家时少

分了一个人的地，所以每年打的粮

食除了交公粮外，剩下的总不够一

家人吃。为此，我家常常受到外公

的接济，帮助青黄不接时无米下锅

的 我 们 渡 过 难 关 。 看 到 邻 居 家 的

小 姐 姐 把 她 母 亲 烙 的 纯 白 面 油 卷

馍吃不完扔到我家猪圈时，我的心

里既羡慕又憎恨。我多渴望像她一

样能常常吃到香喷喷的白面馍，不

再吃一半是红薯面一半是白面粉的

花卷馍。

我最怕霜降的深秋。地里撒满

了晒了几天几夜的红薯干，一遇细

雨霏霏，就得赶紧随父母去把它们

捡回家。为了和大人们一起快速地

抢收红薯干，我的小手被冻得通红、

僵硬，还被风割裂出一道道又痛又

痒的小口子。

冬天的早晨和傍晚，我总挎着

荆 篮 ，拿 上 竹 耙 ，顶 着 呼 啸 的 西 北

风，去拾干枯的落叶。寒风卷起土

路 上 的 小 石 子 无 情 地 砸 在 我 的 脸

上，推搡着我弱小的身板，不让我前

行，连呼吸也是困难的。纵然如此，

我 还 是 把 一 篮 又 一 篮 的 树 叶 拾 回

家 ，倒 在 灶 屋 里 ，供 母 亲 烧 火 、做

饭。待到盼来“草满池塘水满陂”的

时候，一放学我便去给猪、牛割草，

大捆大捆、一篮一篮的青草把我的

腰压成了 90度。

我 11 岁那年，母亲因肚疼生命

危在旦夕。父亲用架子车好不容易

把母亲送到乡医院时，医生们却束

手 无 策 ，要 求 父 亲 给 母 亲 马 上 转

院。当时距离县城医院有 20 多公里

之遥的茨芭乡，没有往来的客车，而

如果拉架子车步行的话，不知道什么

时候才能走到。危急关头，素不相识

的乡镇干部为父亲找来了很少有人

能用得起的三轮车，紧急帮忙相送。

到医院后，医生们立即对母亲进行抢

救，在长达 3 个多小时的手术后，主

治医生长嘘一口气说：“如果晚来一

个小时，这命都保不住了。”

母亲是做了手术才交上医疗费

的，这在当时是个破例。而几千块的

费用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是天文

数字，东拼西凑的欠了许多外债。父

亲在医院里伺候母亲，为了能挣点儿

钱，我和 10 岁的弟弟在家里学着父

亲平时磨豆腐的样子，把泡在水里膨

胀得又鼓又大的黄豆捞在石磨上，套

上大黑驴，吱吱扭扭地围着磨盘转起

了圈儿。“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一

点儿也不假，别看我们年龄小，一天

下来竟磨出两个又软又嫩又香的大

豆腐，左邻右舍无不夸赞。

我 接 到 中 专 录 取 通 知 书 那 会

儿，父亲恰好把家里的三间土坯房

扒 了 ，正 在 盖 一 砖 到 顶 的 平 板 房 。

几千元的学费又成了父亲的负担。

父亲一夜一夜地睡不着。我时常听

到他半夜里轻轻的叹气声，看到他

靠在床头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

那 烟 团 一 圈 一 圈 地 在 他 的 跟 前 飘

荡。村里有些人讥笑父亲“女孩子

家，上学有啥用呀？到将来不还是

人家的人！趁早都别上，也不花冤

枉钱。”而父亲宁愿贷高利贷，也要

为我凑足学费，圆我上学之梦。

我 结 婚 后 进 城 里 当 了 一 名 教

师。走在街上，每当看到那一幢幢

楼房时，多么渴望也有一套属于自

己 的 房 子 。 经 过 不 断 的 奋 斗 和 拼

搏，又逢每年工资不断增长，我如愿

以偿地买了房，还开上了梦寐以求

的小轿车。

如今开车再回故乡，早已不见

了那泥墙土屋，不见了乡亲们干农

活儿离不开的架子车和耕牛，不见

了只许男孩儿上学而女孩儿上学无

用的偏见，连俺家会拉磨的黑毛驴

也消失了，磨豆腐的红石磨被父亲

毫不心疼地卖了 50 元钱。水泥建

筑，别致小院，大米白面，鸡鸭鱼肉，

这 是 农 民 们 以 前 想 都 不 敢 想 的 生

活，今天就是真真切切地实现了。

我常听到乡亲们在傍晚的时候

坐在一起拉家常：“党的政策真的好，

要是以前，别说住高楼大厦了，温饱

问题都很难说。允许人们出去打工，

允许经商、搞承包，允许种植、养殖，

只要自己有本事，不去干犯法的事，

你想咋干都中。实在没本事的，过不

上来的，国家扶持你，帮助你。老弱

病残的人，国家干脆直接养着。”

“想想以前的日子，和现在真的

没法儿比。那个时候，不知道啥叫

小康，只想着什么时候家里能存上

几千块钱就谢天谢地了。唉，真没

想到，我还能坐回飞机。”从西藏儿

子家刚回来的根有大伯自豪地说。

今 年 5 月 ，庆 祝 建 党 100 周 年“ 你

好，平顶山”洪浩昌油画艺术作品展在

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走进展厅，一股

民族风扑面而来，明艳亮丽的色彩，恬

淡自然的意境，用西方艺术之技艺，演

绎东方艺术之神韵，形神兼备、精妙绝

伦、摄人心魄。

细细品来，展厅内所展出的 64 件

作品全部是描绘平顶山山水风貌的精

品力作，从平顶山白龟湖到舞钢山水

城，从尧山大佛到“观音祖庭”香山寺，

从郏县明清民居到叶县沙河风光，从美

丽乡村到八百米矿井，鲜明地突出了

“你好，平顶山”这一主题。

这些画展作品是洪浩昌在平顶山 8

年采风的精品，其间洪先生来平顶山 13

次之多，用脚步丈量着鹰城的山山水水，

用画笔描绘着鹰城的风土人情，用心抒

写着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热爱。

从“你好，平顶山”放眼看去，洪浩昌

还举办过多场“你好，中国”油画作品展，

可见其在油画民族化道路上的执着坚守

和厚重的家国情怀。对于艺术家来说，

艺术风格和技法可能是定型的，但是艺

术表现的内容则是无止境的。你可以舍

近求远周游世界，也可以关注自己热爱

的土地，表现身边的大好河山和平凡生

活的角角落落。洪浩昌中西合璧的技法

是高超的，中国油画的民族化风格也是

独特的，他用西方油画的明丽和鲜艳表

现出中国国画的意境和想象。

洪浩昌的油画作品根植东西两种

文化，一方面吸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之

精髓，坚持国画之风格及山水画之意

境，另一方面借鉴西方绘画之技法，用

油画之色彩赋予传统绘画题材以视觉

冲击。那一件件作品似从彩云之南而

来，自带山水画的独特内涵，又不止步

于传统国画之淡漠和空灵，兼容西方绘

画之浓烈，娇艳夺目、翠绿欲滴。他将

东方的美学特质与西方油画技法相融

合，既有山水画之意境，又有油画之工

巧。他继承了传统山水的基本精神和

意境，又通过在艺术观念上的求新、求

变和油画技法的实验、创造，形成了其

艺术上宽阔的视野和新颖的面貌，演绎

出中国油画民族化的独特风格。

应 该 说 ，洪 浩 昌 的 画 能 够 走 向 世

界，与其浓浓的东方情结有关，与其立

足民族、放眼世界的大格局有关。他常

说，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代表着希

望和未来。所以，他喜欢在作品中体现

出东方特色。当然，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绝不意味着简单地复古，也

不是盲目地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

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中华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他从云南走出来，只身游走祖国各

地，走一山画一山、蹚一水画一水，每到

一处都能从当地的风景中找到创作灵

感，绘出自己审美视角下的山山水水、

花鸟草虫、人情风物。作为艺术家，他

从祖国的沃土中汲取营养，把祖国的美

好传播到美国、日本、法国、瑞典、加拿

大、意大利等国家。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看多了艺术

者的舍近求远，也看多了艺术者的厚此

薄彼，蓦然间，感受到洪浩昌执着于传

统文化的传承，执着于传统绘画艺术的

创新，执着于本土资源和民族文化的发

掘和传播，颇为震撼、备受鼓舞。洪浩

昌那一幅幅作品、那一幅幅画卷，是艺

术家对祖国大地的热爱，是艺术家对艺

术梦想的追求，也是艺术家对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播。

本土作家张振营的散文集《原

乡》一口气写了中原地区 30 个传统

村落的前世今生，引领着我在这炎

热的夏天，在防控疫情非必要不外

出的日子里，用思绪感受那亲切而

久违的乡愁。循着《原乡》，缕缕乡

愁就如同幻灯片一帧一帧地闪过。

我看到儿时无数次爬上的寨墙。寨

墙用石头垒成，又高又厚，顶上可走

人，寨门洞下热天通风凉快，雨雪天

避雨避寒，是老人们说话闲谈的地

方，也是小孩们长知识和长见识的

地方，十里八村的事情，前三皇后五

帝的故事，多是从这里听来。寨门

多是斜对着寨里的路，为的是外面

的人不能一眼看清寨里的情况。

我看到枝干盘曲的古树，即使

经历上百上千年的风雨侵袭，面目

沧桑，却依然顽强生长，有的树干枯

了，在树根周围生出一棵新树；有的

主干空了，却从树皮长出新的枝干，

生命不止，绿荫不绝，就像一位老人，

为子孙后代奉献所有，成了村子的灵

魂，成了庇护村民心灵的神圣力量。

我看到了承载着家族兴衰的宅

院。好几进的院子，青砖黛瓦，五脊

六兽，院墙上的拴马石，青石廊柱，

廊前的丈石，木格子窗棂，檐下的砖

雕，虽已颜色消退，却依然透着当年

的 风 华 ，讲 述 着 家 族 或 为 官 ，或 经

商，从小到大，由兴而衰的过程。

我听到了一个个有关这片土地

的历史故事。上至周定王、楚庄王、

刘邦、刘秀、张良、曹操、诸葛亮等帝

王将相，下到苏东坡、崔鶠等文人雅

士生活旅居游学于此，成为代代相

传的骄傲。村里的小路，村旁的小

河，曾经是繁华的茶马古道、水旱码

头。还有王莽撵刘秀、宫廷争斗、大

家族联姻、争夺风水宝地的传说等

等，显示着村子的文化厚重。

我想起了过年熬年夜，想起了

看杀猪，想起了吃粽子，想起了碰鸡

蛋，想起了割草放羊，想起了拾麦溜

红薯，更想起了赶会喝胡辣汤，想起

了马街听说书，想起了一切过往的

美好。

中 原 地 区 是 中 华 文 明 的 发 祥

地，张振营出生在这个地方，成长在

这个地方，对这片热土有着深厚的

感情。讲好这片土地的故事，是他

多年的情结，正像他在书的后记中

说的，“心灵的驱使，让我无法停下

脚步，我以荡涤浮躁、浸润心灵的追

寻，勾连沉淀于传统村落背后的那

些正在逐渐散佚、行将脱离人们视

线的记忆碎片，用深情触摸乡村，用

真情描写乡村。”他带着这份感情

创作，带着这份感情走访了我市不

少村庄，深入百姓中间，搜集了大量

的一手资料。所以，他创作的如爆

料般的乡村掌故，活色生香的乡村

往事，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形成

了一种带有鲜明个性烙印的地方志

散 文 ，是 一 幅 生 动 的 乡 村 民 俗 画 。

它既有别于纯正的文学散文，又与

纯正的地方志不同，是文学散文与

地方志的融合，比纯正的文学散文

更通俗，比纯正的地方志更活泼，这

样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散文很受读

者 喜 爱 。 张 振 营 的 真 情 打 动 了 自

己，也打动了读者，有的单篇网上点

击量两天达到二十多万。

张振营文字的力量也在影响着

一个地方、一个村的发展，他写过的

村庄如宝丰县的马街、杨庄，郏县的

张店、李渡口、山头赵、渣园，鲁山县的

鹁鸽吴等村庄，有的在搞旅游开发，

有的被确定为“美丽乡村”试点村。

张振营的语言朴实生动。一个

人，一棵树，一座房，一湾水，自然流

出，恬淡安静，是自己家，是街坊邻居，

是昨天的事。读着这些文字，就像走

在村里的街上，真实、亲切、安详。

我市共有 33 个村落入选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124 个村落入选河南省

传 统 村 落 名 录 ，在 全 省 名 列 第 一 。

张 振 营 说 家 乡 的 这 些 村 落 太 美 好

了，他要继续写下去，并计划利用 3

年时间将这些村落采访一遍。他说

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乡村文化振

兴，希望自己的记录让当地的老百

姓有自豪感，留住乡愁，让我们本地

人重拾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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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祖国热土的民族化油画艺术
◎ 金子

老 院 ◎ 赵黎

走过日子
◎ 涂俊宏

循着《原乡》品乡愁
◎ 耿西岭

224.馒头价格

金兵大举入侵，宋徽宗、宋钦宗做了俘

虏。宋高宗赵构一溜小跑儿到了南京即皇

帝位。眼看首都开封剩下一个烂摊子没人

管，朝廷只好任命宗泽（浙江义乌人）代理

开封市长（东京留守）。兵荒马乱下的开封

物价飞涨，“至有十倍于前者”。宗泽派人

调查大米和面粉的成本，令人从市场上买

回面粉加工成馒头，并详细核对酿酒的材

料成本。经有关部门推算，一个馒头（蒸

馍）成本为六文钱，一壶酒酿制成本为七十

文钱，而当时市场上的价格为：一个馒头二

十文、一壶酒二百文。宗泽将一位馒头店

主押至公堂公开审问道：“我在开封待了三

十年，一个馒头一直是六七文钱，你为何

卖二十文？”店主回答得理直气壮：“都城经

乱以来，米麦起落，初无定价，因袭至此。

大 家 都 卖 高 价 ，我 不 能 违 众 独 减 使 贱 市

也。”宗泽将市政府食堂制作的馒头展示给

店主说：“这个馒头跟你卖的馒头大小差不

多，成本止六文钱，若卖八文钱则有二文钱

之利润。自今天起，每个馒头只许卖八文

钱，敢增价者斩。今借汝头以行吾令也。”

随即将该店主斩首示众，开封物价应声而

降。不顾当时的现实状况，用行政手段控

制特价，效果不会长久啊。

225.顶戴花翎

看清宫剧，常有“革去顶戴花翎”的桥

段。顶戴者，官员的帽顶；花翎者，帽顶后

的装饰物，以孔雀尾翎制成。顶戴花翎可

以显示官员的品级。清康熙二十二年（公

元 1683 年），福建提督施琅（福建晋江人）

平定台湾有功，皇上诏封施琅为靖海侯。

这是很高的荣誉。施琅上疏说：“我宁愿不

要这个侯爵，希望赏赐我头戴花翎。”当时，

只有在京五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佩戴花

翎，驻外省的将军、提督等不授花翎。康熙

皇帝特批：准予施琅佩戴花翎。可见，当时

是多么看重这几根孔雀毛。

226.老来得子

乾隆时代，方观承（安徽桐城人）先后

出任山东巡抚、浙江巡抚、陕甘总督且在直

隶总督任上长达二十年之久，政声卓著。

遗憾的是方观承年届五旬未有子嗣，在任

浙江巡抚时，有人给方观承介绍了一位南

京女子为妾，并将该女送至杭州，择日迎

娶。方观承与该女见面时，发现桌上有一

诗集，作者是方观承的一位老友，一问，原

来竟是此女的祖父。方观承对介绍人说：

“吾少时与此君办诗社，安得纳其孙女乎？”

遂令此女还家，助资嫁之。方观承六十一

岁时，老来得子。此子名方维甸，嘉庆十四

年（公元 1809 年），官至闽浙总督。（老白）


